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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麟与唐君毅——人生经历、社会交往与学术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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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 风云激荡而又异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、哲学史、学术史，大师巨子辈出；四川籍的哲学家、哲学

史家——贺麟与唐君毅，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，并且同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。二人有颇多惊人相似之

点，也有巨大差异之处。本文从人生经历、社会交往、思想发展历程及时代际遇等层面比较二人之同与异，

并略陈感想一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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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云激荡而又异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、哲学史、学术史，大师巨子、鸿儒大哲可谓

不绝如缕，一时呈现出群星璀璨的辉煌局面。四川籍的哲学家、哲学史家——贺麟与唐君毅，

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。 

他们二人有颇多惊人相似之点，也有巨大差异之处；将他们二人加以比较，不但可凸显

那一时代之总体特色，亦可昭显个人之独有特色，而比较是发人深思的、也是予人启迪的。 

对于这两位成就卓著的学者、建树丰伟的思想家，本文无暇全盘评价，仅摭拾其一二稍

加比较，略陈管见数点以就正于方家。 

一、生平及其交往 

就籍贯而言，贺麟与唐君毅虽然同为四川人，但在具体地望上却有所不同。贺麟出生于

金堂县五凤乡杨柳沟村，该地位于成都平原，千里沱江之首，那里恰好是四川的腹心地带，

堪称正宗的“天府之国”①。而唐君毅的家世则具有“客家”色彩，唐君毅的先世是广东五

华人，六世祖以岁荒迁徙至四川省南部的宜宾县柏溪镇普安乡，以糖工起家；后于金沙江畔

置地产业农，遂为四川宜宾县人。唐君毅柏溪之老家，距金沙江只有数十丈，出门便可遥望

江水，对岸是绵亘的青山，有“东去江声流汩汩，南来山色莽苍苍”②之胜。孔子说“知者

乐水，智者乐山；知者动，仁者静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，子贡说“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

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；贺麟和唐君毅都属于“仁且知”（智）者，而唐君毅尤其典型。 

虽然同为四川人，但两人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都不是在四川度过的。贺麟于 1919 年秋以

优秀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（清华大学的前身），随后便很少回四川长期居住。唐君毅于 1925

年毕业于重庆联中，随即北上北京、南下南京读书；其后，除抗战期间在重庆执教外，唐君

毅便极少驻足巴蜀了；1949 年 6 月，唐君毅和钱穆移居香港，终其后生便以海外游子身份客

居港台异乡，直至埋骨台北③。唐君毅虽然大半生离乡在外，但对家乡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，

他在《怀乡记》说：“为了我自己，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墓上，先父的墓上，祖宗

的墓上，与神位前，进进香，重得见我家门前南来山色，重闻我家门前东去江水，亦就可以

满足了。”[1]（603） 

就生命历程而言，贺麟虽然年长唐君毅不足七岁，但寿命却比唐君毅长了二十一个年头。

贺麟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（1902 年 9 月 20 日），卒于 1992 年 9 月 23 日，享年 90

岁，堪称耄耋高寿。唐君毅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（1909 年 1 月 17 日），卒于

1978 年 2 月 2 日，仅仅享年六十九岁（虚岁七十），未足古稀之年。唐君毅的门生弟子、亲朋

故友扼腕叹息，若天假以年，其贡献更不可限量。 

二人虽然出生地不同，出生年月不同，但都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，而且他们的早期教

育都来自家庭。贺麟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，卒业于金堂正精书院，曾主持过乡里和县里

的教育事务——当过金堂中学校长、县教育科长；居家期间，贺松云常教贺麟读《朱子语类》

和《传习录》。唐君毅幼年读书，皆由母教。两岁时，即由母亲陈大任（1887—1964）教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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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。随后，又由乃父唐迪风（1886—1931）教读《老子》、唐诗、司空图《诗品》，又命其背

诵《说文解字》。早期良好的传统教育，给他们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，为日后“会通”中西

（印）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④。 

但就西学之“习得”（learn）而言，贺、唐二人却有着天壤之别。贺麟之接触西学，初

始于清华学堂；而其濡染西学，则有着“直捣黄龙的气魄”[2]（24）——直接负笈西洋求取

“真经”。1926 年，贺麟自清华大学毕业，随即远涉重洋赴美求学。他先插班入俄亥俄州的奥

柏林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习，1928 年毕业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。同年 9 月，贺麟转

入哈佛大学，“目的在进一步学习古典哲学家的哲学”[3]（161）。1929 年，贺麟毕业于哈佛

大学，获哲学硕士学位。次年夏，为了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，贺麟谢绝了乌尔夫教授

要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，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。1931 年 8 月，

贺麟结束了 5 年的欧美求学生涯，自柏林出发经欧亚铁路回到祖国。 

在唐君毅的生平履历表上，从未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。唐君毅西学之习得，部分来自先

贤师辈的课堂传授和课后交流，而大部分来自个人的勤奋自修和慧思领悟。求学于北京大学

哲学系时，唐君毅的老师有熊十力、汤用彤、张东荪、金岳霖诸先生。转读南京东南大学（后

改名为中央大学）哲学系时，唐君毅的老师有方东美、宗白华等，并常往佛学大师欧阳竟无

处请教。和诸多现代新儒家大师一样，唐君毅以西方哲学研究为其学问的起点。他最初对英

美的新实在论颇感兴趣，后转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；唐氏自陈，“三十岁左右，便走到喜欢

西方唯心论的路上去，这真是始料所不及。由此再来看中国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，才知先

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，又有超过西方唯心论者之所在”[4]（571）。 

这两位四川籍的哲学家，其早期的人生轨迹一如两条平行线，各自发展而无接触；进入

中期以后，二线方峰回路转般的交叉了。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，他们人生的交往当初始

于抗日战争时期。四十年代初，唐君毅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，贺麟与唐君毅多次会晤⑤。而

二人思想的交流，则可追溯至三十年代末。贺麟在 1938 年 7 月 9 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我读《重

光杂志》中唐君毅的文章，觉得唐君的文字明晰，见解弘通，于中西哲学皆有一定的研究。

其治学态度、述学方法、所研究之问题，均与余相近似，是基于‘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’的

原则。”[5]（201－202）1945 年，贺麟又在《当代中国哲学》中评价了唐君毅及其《人生之

路》，认为“唐君毅先生不仅唯心论色彩浓厚，而他的著作有时且富于诗意”，并且指出唐君

毅“讨论自我生长之途程，多少有似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方法”[2](46)，而《人生之路》

便是“根据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方法来写的一部唯心论著作”[2](114-115)。 

唐君毅 1978 年归隐道山之后，贺麟仍然深情不忘唐君毅。1980 年，贺麟发表《康德黑格

尔哲学东渐记》一文，特意提及唐君毅之《人生之路》，“这是他根据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

的方法来写的一部唯心论著作。但对我们理解黑格尔哲学有一定帮助……。唐君毅是香港、

台湾、扬名海外的伟大之哲学家，著作等身，门弟子很多，传继其学派。可惜已于一九七八

年逝世”；接着又提到了唐君毅的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，“他最重要，也是他集大成的著作

为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，是二千多页的两巨册”；贺麟还提及自己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，“我

曾写了一篇‘唐君毅先生的早期思想’作为他廿八卷本的‘读后感言’，并曾于一九八四年，

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过”⑥。 

1983 年秋冬（10 月至 11 月），贺麟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至港讲学一月。讲学内

容包括黑格尔哲学、宋明理学，讲稿发表于《求索》1985 年第 1 期。在港讲学期间，唐君毅

夫人谢廷光女士邀请贺麟前去府上瞻仰唐君毅的遗物，并在九龙设宴款待，由唐君毅的入室

弟子李杜、唐端正、陈特及霍韬晦等作陪。李杜等均以著作相赠，谢廷光并以唐君毅的主要

著作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一套相赠（后谢廷光又曾两度前往北京，贺麟和周辅成予以热

情接待）[5]（201）。回来后，贺麟撰写了《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》一文（后收入《哲学

与哲学史论文集》），谈论唐君毅的早期思想以及他们二人在思想上、精神上相契合之处，以

为纪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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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思想发展历程及其时代际遇 

众所周知，新儒家在传统哲学研究方面之所以能超越前人，是因为他们在沉潜浸淫于中

国古代典籍的同时，又能深入探讨西方思想并与之相参照比勘。新儒家中的大多数人不但是

国学巨擘，在西学方面亦堪称大家。如贺麟、唐君毅之于黑格尔哲学的深造自得，牟宗三之

于康德哲学的精深研究及在此基础上所达致的创造性成果，均为世界所公认，而且都足以傲

视学林。 

贺麟自回国之后，便开始了“儒化”/“华化”（借用贺麟语）的过程，译介西学（斯宾

诺莎、康德、黑格尔等），阐释国学，构建体系；最终“会通”中西，赫然而为一代哲学大家，

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新心学”哲学思想。他在 40 年代先后出版的《近代唯心论简释》（1942）、

《当代中国哲学》（1945）（后易名为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）、《文化与人生》（1947）等著

作，就是反映其“新心学”哲学思想的代表作，并因此而奠定了他“新儒家”学者的地位。

相较于梁漱溟的“新孔学”、熊十力的“新唯识论”、冯友兰的“新理学”而言，贺麟的“新

心学”在现代新儒家的阵营中是比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，它产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。“新心学”

虽然起步较晚，但它在新儒学的思想发展史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或许正因其晚出，

因而能对前此的新儒学思潮作出公正而恰当的评判和总结，因而能合理地吸收他人（家）的

经验与教训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人的理论缺陷，从而使“新心学”的面貌与其他新儒学

颇为不同，而且更具圆融色彩⑦。 

贺麟学贯中西，在中西哲学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，《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》（1984）、《黑

格尔哲学讲演集》（1986）是贺麟治西方哲学的重要成果。1986 年出版的《黑格尔哲学讲演集》，

评论界认为“这是迄今为止黑格尔研究方面最为深广、最为全面、最有影响的成果”[6]（11）。

周谷城评价贺麟学说，“博而不杂，专而不窄”；周辅成认为贺麟在融贯中西方面是“一位勇

敢而有成绩的开拓者”，“既不作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者，也不作奴颜婢膝的民族虚无主义者”；

张岱年指出，“贺麟先生学贯中西，对于康德、黑格尔哲学及宋明理学研究尤深。在三十年代，

贺先生已被称为‘黑学’专家”[7]（1、4、39）。此言此语，绝非妄言妄语！ 

但就客观的历史情境而言，贺麟在哲学体系上的构建基本上集中于 1949 年以前，其后几

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了。故学术界评论说，“从 1931 年回国后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，

是贺麟学术思想的勃发期”，而“八年抗战，是贺麟生命最为昂扬，思想最为活跃，因而也收

获最为丰厚的时期”；相反，自 1957 年“反右”开始，“贺麟的学术重点放在翻译和‘客观介

绍’上，学术锋芒逐渐消减”[6]（4、13）。相对而言，早慧的唐君毅不但慧思早发，而且续

有增发；身处海内外两地的两位哲学家，在后半生走过了两条颇为不同的人生之路。 

唐君毅“会通”中西印，巍然而为大哲学家、哲学史家、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，被牟

宗三誉为“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”[8]（26），并被西方有的学者誉为“中国自朱熹、王阳

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”[9]（677）。唐君毅学问渊博，学贯中西，对中、西、印哲学思想无不

尽心钻研，尤用力于中、西、印三大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。他的学术思想进路，被

海外学者概括为：以黑格尔型的方法及华严宗型的系统，展开其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”都

为“一心”所涵摄的文化哲学体系，名曰“唯心论的本体——文化论的哲学系统”。国内外学

术界评说，“（唐）先生著述之丰，在当代学人当中，可谓无出其右者”，“其著述内容广博，

体大精深，长于辨析，善于综摄，弛骋于东西哲学之中，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”。 
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1949 年之后的贺麟和唐君毅，虽然经历了不同的

政治境遇，从而影响了各自的哲学命运；但就各自的心路历程、思想历程而言，却又“殊中

有同”。贺麟出于身不由己的境遇，迫不得已地改宗唯物论，改宗马列主义；唐君毅虽然身处

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，但他在思想的创新、哲学的突破（philosophic breakthrough）上却

无多少进展。唐君毅曾经在其集大成的哲学著作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的自序中说，“吾今

此书之根本义理，与对宇宙人生之根本信念，皆成于三十岁以前”，“吾今此书之规模亦不能



4 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(http://www.firstlight.cn/) 2007-9-16   

出于此二书（按：即早期著作《人生之体验》、《道德自我之建立》）”。贺麟一直偏好哲学家的

早期思想，他也非常贴切地指出，唐君毅的早期著作极端重要，“晚年著作的根本义理，根本

信念，全书（笔者按：即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）的规模均不出此之外”，“而且早期著作，

富有文学性，情理双融，不偏于论证与论辩”[5]（208）。李杜也同样指出，晚年的唐君毅“他

的思想不再有方向性的改变，而只有深度与广度的开展”[10]（12）。历史，居然在这两位哲

人的身上惊人的相似！ 

相似之二，两人都情有独钟地相中了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。贺麟译介黑格尔著作之功、

绍述黑格尔哲学之绩、借鉴黑格尔思想之精，早已不遑多言（见上文）；而唐君毅之于黑格尔，

则需略笔舌。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份时间表： 

1928 年，唐君毅看康德、菲希特、黑格耳（即黑格尔）、柏拉得莱、鲍桑奎之书。据唐端

正《唐君毅先生年谱》记载，唐君毅在二十八岁前“对黑格耳之后之洛慈、柏拉得莱、鲍桑

奎、与罗哀斯等客观唯心论与绝对唯心论之重要书籍，皆无不读”，“先生于西方哲学家中，

最欣赏菲希特与黑格耳之由纯粹自我或纯思中之理性出发，以演绎出此世界之存在之形而上

学”。1936 年，唐君毅在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》冬季号上发表《庄子的变化形而上学与黑格

尔的变化形而上学之比较》。1940 年，唐君毅与李长之相偕往访牟宗三，“先生不喜唯物论，

但不反对辩证法，相见之初，即表示唯物辩证法讲不通，精神生活之辩证法可以讲。牟先生

于民国二十年曾与张东荪先生等从逻辑观点写辩证唯物论批判，又知先生精黑格尔哲学，乃

请其略述大义。先生纵谈至英国新黑格尔派布拉得莱之消融的辩证，牟先生觉其玄思深远，

郁勃而出，因而顿悟辩证之意义，与其可能之理据；并知先生确有其深度与广度，非浮泛小

慧者可比”。1956 年，唐君毅发表的文章有《黑格尔哲学论文集》之《黑格尔之精神哲学》。 

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，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们，几乎每一位的背后都有着西方哲学家

的影子，如柏格森之于梁漱溟，新实在论之于冯友兰，康德之于牟宗三，而唐君毅的哲学体

系所受黑格尔的影响，业已得到世人的公认。对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，唐君毅有着极为精深

而系统的了解和体会，其思维方式是黑格尔式的。唐君毅自己坦言，“对于西方哲学，现在来

说，我喜欢的还是黑格尔（Hegel），近代的是怀特海（Whitehead）”[11]（144）。比如其早

期著作《人生之路》，便是“根据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的方法来写的一部唯心论著作”[2]

（114－115）。同属早期著作的《爱情之福音》（1945 年出版），“其黑格尔式的辩证思考模式

综贯全书”[12]（140）。至于其晚年的总结性的哲学巨著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，则“融会

中西而贯通儒佛道，收摄哲学、宗教，建构起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”，实可以比照于黑格

尔的“哲学全书”⑧。当然，我们说唐君毅深受黑格尔思维方式或哲学方法之影响，并非说

此乃唯一来源。唐氏弟子刘国强指出，“在唐先生的哲学中，最为广泛被运用，而同时表现了

唐先生哲学的精神的，即为超越的反省法，或超越的反省精神”，如契会法、层层转进法、超

越反省法、开阖法，而“此四者是互为贯通，而以超越反省法为基本，开阖法为更根本之大

法”[13]（47－54）。  

三、几点感想 

对贺麟、唐君毅这两位先哲的人生经历、社会交往、思想发展历程及时代际遇等略做比

较之后，数点感想油然而生。兹陈述于下： 

1.以文化为终极关怀。 

笔者曾经指出，王国维、陈寅恪均以文化为终极关怀（ultimate concern）[14]（40－

49）；作为新儒家的贺麟和唐君毅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 

人类学认为，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标志；因此，所谓“文化”，实即“人的文化”—

—贺麟称之为“人文化”[15]（280）。贺麟所理解的“文化”，尤侧重于人类精神一端，认为

文化“应该以道，以精神，或理性作本位”[5]（354），“所谓文化，乃是人文化，即是人类

精神的活动所影响、所支配、所产生的。又可说文化即是理性化，就是以理性来处理任何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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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理性中产生的，即谓文化。文化包括三大概念：第一是‘真’，第二是‘美’，第三是‘善’”

[15]（280）。自发蒙之日起，贺麟即嗜好书籍，书籍为他打开了一扇超越时空的窗口，他暗

暗立下志愿，“我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，以古人为友，领会最好的思想”。他自己的志趣是“平

淡的生活，高尚的思想，在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”[16]（84），立志成为一位博古通今、勤

于思考的哲人。 

在贺麟的理论视野里，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，是中国文化的主流、主体、主

干，虽然说“宋以后的中国文化有些病态，宋儒思想中有不健康的成分”，但切不可因此妄自

菲薄，而只能说“须校正宋儒的偏弊”，进而“发扬先秦汉唐的精神”，此“尤为我们所应努

力”[17]（197）。贺麟说：“民族复兴的本质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。民族文化的复兴，其主

要的潮流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，儒家文化的复兴。”[18]（4－5）贺麟后来的所

作所为，完全践行了这一崇高而神圣的文化理念。 

唐君毅年方十四、五岁之时，即有希圣希贤之志；青少年的唐君毅业已相当自负，“决不

甘于为一普通人”[19]（145），立志博览群书，构建思想大系统，从而推动文化教育事业，

重建中华文化，以贡献于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。年方三十，俨然而有哲人气象。1949 年剧变

前夕，唐君毅临别告母：“儿未尝为官吏，亦不隶政党，唯儿上承父志，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

归。”[20]（67）何等自觉的认识，何等崇高的抱负，何等神圣的担当！在《花果飘零及灵根

自植》及《海外中华儿女之发心》二文中，唐君毅又念念不忘地指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与

学术之自尊自重，自信自守之道，希望中国人之一念自觉，当下发心，而“共负再造中华，

使中国人之人文世界，花繁叶茂”，“而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，成为人的文化之中国，而世界

人士之共努力，则可使二十一世纪，成为一真正的人的世纪”[21]（68、74）。1961 年，唐君

毅在香港《祖国周刊》第三十五卷第一期发表《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》一文，感慨中华民族

之无所保守，移民他国的中国人，皆以学习他国之文化，归化他国为荣，虽情有可原，但“风

劫之存在于当今，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、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，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

量”，中国民族就像“一园中大树之崩倒，而花果飘零，遂随风吹散；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，

托荫避日，以求苟全；或墙角之旁，沾泥分润，冀得滋生。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的大悲剧”

[21]（12）。此等言语，均为唐君毅以文化为终极关怀之绝佳注脚！ 

2.瘁心于中华文化。 

贺麟自学成回国后、唐君毅自大学毕业后，即著书立说，开馆授徒，传道授业，目在中

华文化之绵延赓续。其中，唐君毅更是十足的楷模与典范，是真正的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 

在贺麟宏大的理论视野里，儒家思想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，是中国文化的主流、

主体、主干，虽然说“宋以后的中国文化有些病态，宋儒思想中有不健康的成分”，但切不可

因此妄自菲薄，而只能说“须校正宋儒的偏弊”，进而“发扬先秦汉唐的精神”，此“尤为我

们所应努力”[17]（197）。贺麟将“中国新哲学”冠之以“现代新儒家”之名，使他成为中

国现代文化史上明确、正式提出“新儒家”概念的第一人。贺麟说，“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

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，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”，“无论政治、社会、学术、文化各方面

的努力，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，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”[18]（1）。纵使在艰难

困苦的抗战岁月，贺麟仍然信心百倍地高扬民族精神，力倡“精神抗战”与“学术建国”[22]

（18－23）。1949 年以后，由于特定环境的限制，贺麟日渐远离了自己心爱的唯心论哲学体系，

转而以译介西方哲学著作（尤其是黑格尔著作）为学术生命。这是贺麟个我之悲哀，也是同

时代学人的共同悲哀。 

中国文化之绵延赓续，素重师承，“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”[23]（285）。身为人者师的

贺麟，堪称个中楷模。陈修斋说：“有些人当了一辈子教师，教过的学生确是不少，但未必有

几个名实相符，真正从他得到教益并对他怀有老师应有的敬爱之情的学生。而在贺先生的学

生中，真正因受到先生的教诲、培养、陶冶而成才或自感得益，并衷心对老师怀着敬仰、爱

戴和亲切的情谊的人，则确实不在少数，……可说是真正的‘桃李满天下’。”（《哲学杂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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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 年第 1期，第 3 页）姜丕之说，“贺麟教授那种乐于助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，给我留下了

深刻的印象”[3]（6）。 

唐君毅之瘁心于中华文化，此处仅标举其在港时期。移港之后，唐君毅、钱穆等以布衣

之身，筚路蓝缕创建了“新亚书院”。新亚书院的设立，目的在于提倡“新亚精神”，其中心

主旨是“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”。1959 年 11 月 5 日，唐君毅致函张君劢，约请张

氏至新亚书院讲学，当时即动之以“保留文化种子”之热切。唐君毅在信中写道：“总之私意

当前吾人所能致力者乃主要在学术，现在新亚略具基础，能聚集若干大体上志同道合之人，

及若干书籍，共同讲学，当可为后代留下若干种子。”[24]（22） 

唐君毅主张“独尊孔孟”、“同存朱陆”，认为“儒学植根于人性，人性不灭，儒学即不死”。

1978 年 2 月 1 日，唐君毅听说《历史研究》刊文开始恢复孔子的名誉，欢欣雀跃，欣慰不已，

为中国文化前途庆幸，立刻致电学生赵潜，请他把自己的今著分别邮寄一套给大陆的北京大

学和南京大学图书馆——两所唐君毅曾经就读的母校。2月 2 日唐君毅去世后，唐夫人谢廷光

对前来吊慰的学生、朋友说：“他（唐君毅）看到昨天（二月一日）报上说大陆开始恢复孔子

的名誉，心里很高兴，要把他的著作，寄给大陆上的三个图书馆。”[25]（17）唐君毅于 1978

年去世之后，徐复观运思搦管，以饱蘸浓情之笔写就《悼唐君毅先生》[25]（17－21）。文章

写道，“唐先生之死，引起我最大的感慨是，想为自己的国家民族，在文化上尽一番责任的中

国学人所遭遇的横逆和艰苦，大概是其他国家的学人所无法想像得到的”，“一九四九年，唐

先生来港，与钱宾四、张丕介两先生，合力创办新亚书院，有一个共同的志愿，即是要延续

中国文化的命脉于海外。……我可以这样断定，香港之有一点中国文化气氛，有少数人愿站

在中国的立场做中国学问，是从新亚书院开始”。此诚非过誉之辞！弟子唐端正说唐君毅“一

直以传教士之精神，传孔子之教”[26]（178），此言信矣！ 

3.思想与语言齐美。 

有以文化为终极关怀之高深立意与坚韧追求，有以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之远大抱负与勤

勉耕耘，此诚难能可贵矣！二者之践行与实施，又在在不可脱离语言与文字。语言是物质的

外壳，文字是思想的载体；著书立说，传道授业，都在在不可脱离语言文字。优美、典雅、

流畅的语言文字，大可为思想锦上添花、如虎添翼。此旨此意，笔者曾经一再强调⑨。 

阅读贺麟的著作，不管是作为“新心学”代表作的《近代唯心论简释》、《当代中国哲学》、

《文化与人生》，还是作为哲学史经典作品的《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》、《黑格尔哲学讲演集》，

以及大量的翻译作品《知性改进论》、《伦理学》、《哲学史讲演录》（四卷）、《小逻辑》等，笔

者都深为其文字之美所折服。相对而言，唐君毅则稍逊一筹。 

唐君毅林林总总凡千万言的作品，其文字可谓早（朝）胜于晚（夕）。其早年作品，如“以

诗人的情调写出的《人生之体验》一书，文字优美，内容层层转进，将读者带进一种理想的

人生境界中而不自觉，为当时一般知识青年所乐读”[25]（18）。又如《人生之路》，贺麟赞

誉其“富于诗意”[2]（46）。而其中晚期作品，则回环缠绕，拖沓冗蔓，文字之美大不如前！

霍韬晦认为，此与唐君毅之性情有关，唐君毅“性情宽厚”，“开合诸家总是先看人之是，始

言其不足，于是行文缴绕，旨意曲折蜿蜒而出”；“结果辞繁不杀”，唐君毅“亦引以为憾”[27]

（697－698）。 

泰山其颓，哲人其萎；风范长存，惠泽长留！ 

 

注释： 

①本文所述贺麟生平事迹，主要取材于笔者下文：初稿原名《贺麟年谱简编》，载于《思想家》

第一辑，黄枬森主编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5 年，第 110—124 页；后经修订增补，易名为《贺

麟年谱新编》，刊于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》，2006 年第 1 期，第 78—91 页。凡引用者，以修订

增补稿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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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这是唐君毅的父亲唐迪风在门上书写的一副对联，非常“写实”（唐君毅：《怀乡记》，《唐

君毅全集》卷五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91 年，第 598 页）。 

③本文所述唐君毅生平，主要取材于唐端正《唐君毅先生年谱》，《唐君毅全集》卷廿九，台

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91 年，第 1—243 页。 

④宋祖良、范进编有《会通集：贺麟生平与学术》一书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3 年），以“会

通”二字命名，非常贴切地揭示了贺麟治学“中西会通”的特色和风格。识者多谓唐君毅治

学不但“会通”中西，而且“打通”中西印，此论非虚妄之语。 

⑤唐君毅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，但因其 1948 年以前的日记遗失，故他与贺麟交往的详情

不得而知。唐君毅 1948 年以来的日记，收入台湾学生书局版《唐君毅全集》第二十七、二十

八卷。 

⑥贺麟：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114—115 页。《康德

黑格尔哲学东渐记》原载《中国哲学》第二辑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0 年；后略加修订，收

入其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，作为上篇的附录，改名为《康德、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—

—兼论我对介绍康德、黑格尔哲学的回顾》。 

⑦笔者另撰有《贺麟的文化史观》一文，比较详细地论说了贺麟的文化史观，读者不妨参看。

拙文刊于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》2006 年第 3 期。 

⑧黄玉顺：《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奠基问题——〈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〉再探讨》，《思想家》

第一辑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05 年，第 32 页；《唐学论衡》下册，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

2005 年，第 82 页。此前，赵德志也注意过这一问题（《〈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〉述评——兼论

唐君毅与黑格尔哲学》，《孔子研究》，1995 年第 1 期）。 

⑨彭华：《追求学术语言的个性》，《社会科学报》（上海），1998 年 11 月 12 日第三版；彭华：

《史学研究如何走出深闺》，《社会科学报》（上海），1999 年 4 月 3 日第三版；彭华、张波：

《重视学术规范  发挥史学功能》，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》（淮阴），2002 年第 4 期，第 471—

47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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